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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创新障碍因子诊断对于有效促进中国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结合黄石市资源型企业深度访谈和实地调研结论构建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体系框架，基于系统论视角，采用Fuzzy–Dematel模型探析各障碍因子相互关联的逻辑关系并对关键障碍因子进行诊断，利用障碍度模型揭示关键障碍因子因企业性质不同而导致的障碍度差异。鉴于此，提出构建基于“五维”协同框架的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生态系统以协调不同创新主体关系、保障协同创新系统生态平衡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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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agnosis of green innovation obstacle factors has great practice significance for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in China to promote green innovation.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as foundation, combined with conclusion of depth interview and field research, this paper establish a framework on green innovation obstacle factor system of resources-based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theory, fuzzy-dematel model is employed to describe relations between all obstacle factors and identify key factors, obstacle degree model is applied to reveal variations of key factors’ obstacle degree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property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above, several policy measures are provided for China to establish a green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five dimensions”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innovative bodies and ensure the ecological balanc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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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资源型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发展却往往伴随着环境危机和生态恶化，导致中国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迫切需要依靠绿色创新为资源型企业发展注入“绿色动力”，着力推进企业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使得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学者在此领域展开了大量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研究。主要关注组织内部和个体层面的因素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从而形成基于制度与环境层面、组织层面、个人层面的绿色创新内外部驱动因素的系统分析框架[1]，技术、市场、制度、组织自身、外部环境、社会嵌入等驱动因素成为学者探讨的焦点[2-5]。二是企业绿色创新实践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部分学者提出面向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的绿色创新概念框架[6]；分析企业应对环境问题的战略选择，从不同角度识别多种战略模式[7-8]；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致力于开展绿色设计、绿色产品创新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研究[9-10]；或开发绿色创新的测量仪器，研究绿色创新的方法和工具[11-12]。三是绿色创新与竞争优势关系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波特假说”的纷争与研究、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等方面[13-14]，对于绿色创新的产出，学界一直存在分歧。其中，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绿色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会增加组织额外的生产经营成本，进而影响其投资回报，对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13]；而持完全相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实施绿色创新有助于企业发现新的市场机遇和投资机会，带来成本降低和收益增加的“双赢”，因而企业可以在绿色创新战略中获得竞争优势[14]。

企业是绿色创新最主要的实施者，与传统创新相比，绿色创新具有更强的复杂性与开放性，必然呈现出新的特征。然而，已有研究往往囿于传统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探析企业绿色创新的理论和方法，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的剖析而缺乏对障碍因子的持续关注，亦仅仅只是简单的定性描述单一因素作用而割裂因素间的相互关联，或局限于应对政策梳理，忽视系统产生的合力作用并未能揭示各障碍因子间的逻辑联系以及不同企业群体对于绿色创新障碍因子障碍度的差异，存在一定局限。鉴于此，本文借助于资源型企业这一特殊而重要的绿色创新实施载体，以黄石市的调查研究为依据对其绿色创新障碍因子进行定量化的诊断，基于系统论视角，采用Fuzzy–Dematel模型试图直观和清晰的揭示各障碍因子间的空间关系、数量关系以及在系统要素结构关系中的作用，并在关键障碍因子甄别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不同性质企业绿色创新关键障碍因子障碍度的差异，构建基于“五维”协同框架的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生态系统，以期更有效的促进资源型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2  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系统模型构建

作为湖北省重要的资源型产业基地以及国家首批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点，黄石市资源型企业在原有经济模式日益受到能源匮乏制约的情况下，急需发展绿色经济以改变原有经济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能源、新技术，绿色创新已成为黄石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因此，武汉工程大学企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组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选择黄石市内资源型企业作为调研和访谈的对象，经过专家咨询、问卷编制、发放、回收、整理、统计、分析，从而构建本文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系统模型。

第一阶段，文献研究。比较已有研究文献所涉及的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采取合并同类项的因子整合方式，将内涵相同或相似的障碍因子进行合并，以出现频率为依据确定初步的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体系框架。

第二阶段，问卷编制。集合武汉工程大学企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学者，以文献研究所确立的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体系框架为依据编制问卷。问卷内容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1）受访企业的基本特征，即企业的性质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2）企业绿色创新支付与参与意愿；3）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现实情境而言，还有哪些障碍因子需要补充与完善；4）各障碍因子间的逻辑联结关系如何；5）各障碍因子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方式及程度。

第三阶段，实地调研。采取类似于朋友采样的方法[15]，选择黄石市资源型企业高层领导或技术骨干作为调研对象。在本次调查中，为了防止出现同源偏差，采用了答卷者信息隐匿法[16-17]。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100 0份，共回收问卷100 0份，问卷回收比率为100%；在回收的100份问卷中，将明显填写错误以及填写不全的40份问卷除掉，则剩下的有效问卷为960份，有效问卷数占实际发放问卷总数的96%。在这份容量为960的样本中，来自于国有企业群体的问卷有720份，而来自于民营企业群体的问卷有240份。

第四阶段，专家论证。对发放问卷进行回收、整理，采用统计分析手段对访谈信息归纳总结，依托武汉工程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等学科平台，邀请资深专家对文献研究及本次调研所补充与修正的障碍因子进行完善，经过多轮反馈，使专家的意见逐渐趋同。

第五阶段，框架构建。经过前述四个阶段的论证，确定最终包含5项一级因子（指标）：制度障碍、市场障碍、组织障碍、技术障碍、观念障碍以及13项二级因子（指标）的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体系框架。

第六阶段，系统模型构建。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各障碍因子因相互联结的逻辑关系而构成复杂的系统，系统内部各障碍因子、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而产生协同效应，形成合力阻碍创新。因此，为了更清晰的揭示各障碍因子间的逻辑关系，需要引入系统理论观点并召开建模会议，采用专家群决策法构建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系统模型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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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系统模型
3  基于Fuzzy–Dematel方法的障碍因子诊断
3.1  相互关联的数量关系测度
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体系各要素（因子）之间不仅具有固定的空间关系，还应当具有固定的数量关系，Fuzzy–Dematel方法可以清晰的描述各障碍因子在系统中的逻辑关系，是揭示其相互影响程度并识别关键障碍因子的有效工具。

（1）确定直接影响矩阵。由30位资源型企业的高层领导、20位武汉工程大学企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中心资深专家以及生态文明研究院学者、教授组成的专家群体对障碍因子间的相互影响度进行评定，并设定语言变量与模糊数转换关系表对专家语言变量进行去模糊化处理[18-19]。语言变量与模糊数的转换关系如表1。
表1  语言变量与模糊数的转换关系

	语言变量（linguistic variable）
	相对应的三元模糊数（TFN）

	No 没有影响（No Influence）
	（0，0.1，0.3）

	VL 影响很小（Very Low Influence）
	（0.1，0.3，0.5）

	L 影响不大（Low Influence）
	（0.3，0.5，0.7）

	H 影响较大（High Influence）
	（0.5，0.7，0.9）

	VH 影响很大（Very High Influence）
	（0.7，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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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CFCS方法对三角模糊数进行去模糊化处理[20]：
1）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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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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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左右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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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总的标准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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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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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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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得到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的直接影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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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

表2  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的直接影响矩阵

	因素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
	0.000 0
	0.658 3
	0.554 2
	0.645 3
	0.644 5
	0.554 2
	0.679 7
	0.799 6
	0.678 7
	0.587 9
	0.572 3
	0.796 2
	0.606 5

	S2
	0.467 3
	0.000 0
	0.543 5
	0.583 5
	0.694 4
	0.687 6
	0.685 1
	0.799 4
	0.687 5
	0.585 8
	0.599 8
	0.798 6
	0.596 6

	S3
	0.037 5
	0.045 3
	0.000 0
	0.653 2
	0.257 8
	0.113 1
	0.122 8
	0.646 7
	0.114 2
	0.117 9
	0.486 7
	0.445 6
	0.582 5

	S4
	0.197 9
	0.197 7
	0.404 7
	0.000 0
	0.356 4
	0.427 6
	0.822 3
	0.637 8
	0.367 8
	0.094 3
	0.363 8
	0.595 9
	0.642 1

	S5
	0.011 5
	0.028 9
	0.365 4
	0.521 5
	0.000 0
	0.223 3
	0.253 4
	0.743 4
	0.287 7
	0.223 6
	0.560 5
	0.487 9
	0.475 4

	S6
	0.146 8
	0.085 3
	0.156 4
	0.626 6
	0.125 8
	0.000 0
	0.337 0
	0.553 4
	0.135 3
	0.254 1
	0.595 6
	0.404 6
	0.353 7

	S7
	0.092 5
	0.079 3
	0.134 2
	0.578 7
	0.179 3
	0.265 3
	0.000 0
	0.667 5
	0.127 3
	0.252 3
	0.666 7
	0.413 9
	0.397 7

	S8
	0.127 9
	0.076 5
	0.187 6
	0.623 7
	0.365 4
	0.265 1
	0.161 6
	0.000 0
	0.379 4
	0.246 9
	0.423 6
	0.565 8
	0.499 8

	S9
	0.042 6
	0.086 2
	0.276 5
	0.625 6
	0.174 5
	0.136 8
	0.134 3
	0.654 2
	0.000 0
	0.235 9
	0.487 6
	0.274 7
	0.468 4

	S10
	0.006 5
	0.014 5
	0.245 3
	0.541 7
	0.186 3
	0.222 1
	0.265 7
	0.678 6
	0.162 5
	0.000 0
	0.445 3
	0.503 4
	0.652 6

	S11
	0.020 7
	0.067 2
	0.433 2
	0.522 6
	0.564 7
	0.199 7
	0.212 6
	0.776 5
	0.183 7
	0.268 3
	0.000 0
	0.417 9
	0.565 3

	S12
	0.418 2
	0.512 7
	0.256 4
	0.631 8
	0.465 6
	0.417 7
	0.473 5
	0.795 4
	0.556 5
	0.587 4
	0.675 7
	0.000 0
	0.675 4

	S13
	0.035 5
	0.084 5
	0.365 7
	0.631 5
	0.307 6
	0.193 6
	0.203 7
	0.604 5
	0.256 7
	0.247 5
	0.443 6
	0.667 9
	0.000 0


（2）计算综合影响矩阵。综合影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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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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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的综合影响矩阵如表3。

表3  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的综合影响矩阵
	因素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
	0.032 4
	0.110 7
	0.136 5
	0.209 0
	0.155 4
	0.132 5
	0.158 4
	0.244 9
	0.151 6
	0.135 5
	0.183 8
	0.208 8
	0.193 4

	S2
	0.083 9
	0.035 6
	0.133 3
	0.200 2
	0.158 3
	0.144 8
	0.156 3
	0.241 9
	0.150 0
	0.133 4
	0.184 8
	0.206 1
	0.189 7

	S3
	0.019 2
	0.022 2
	0.034 6
	0.136 9
	0.069 1
	0.045 0
	0.052 8
	0.144 5
	0.048 2
	0.044 2
	0.109 0
	0.107 2
	0.124 8

	S4
	0.043 5
	0.046 3
	0.092 6
	0.089 7
	0.093 4
	0.092 8
	0.144 0
	0.172 3
	0.089 3
	0.055 7
	0.120 2
	0.144 4
	0.152 2

	S5
	0.017 5
	0.021 6
	0.079 9
	0.130 7
	0.043 0
	0.060 4
	0.070 3
	0.164 1
	0.070 9
	0.059 9
	0.124 5
	0.117 5
	0.120 0

	S6
	0.032 6
	0.028 0
	0.054 5
	0.136 9
	0.056 2
	0.033 7
	0.079 7
	0.138 3
	0.051 9
	0.061 9
	0.124 4
	0.104 9
	0.102 3

	S7
	0.026 4
	0.027 0
	0.052 4
	0.132 5
	0.062 8
	0.064 4
	0.040 4
	0.151 5
	0.051 4
	0.061 9
	0.132 7
	0.106 6
	0.107 8

	S8
	0.031 1
	0.028 2
	0.060 0
	0.139 5
	0.083 9
	0.065 4
	0.061 6
	0.079 8
	0.081 3
	0.062 7
	0.108 2
	0.124 6
	0.121 1

	S9
	0.018 9
	0.025 6
	0.065 8
	0.132 6
	0.058 4
	0.046 7
	0.052 8
	0.143 7
	0.033 1
	0.056 4
	0.107 7
	0.086 8
	0.111 0

	S10
	0.016 4
	0.019 3
	0.064 2
	0.129 1
	0.062 4
	0.058 8
	0.070 1
	0.152 4
	0.055 0
	0.032 2
	0.108 4
	0.116 6
	0.135 9

	S11
	0.018 5
	0.025 6
	0.088 0
	0.131 7
	0.107 0
	0.058 3
	0.066 3
	0.168 4
	0.059 9
	0.064 9
	0.062 0
	0.111 5
	0.130 5

	S12
	0.073 4
	0.087 6
	0.092 1
	0.184 3
	0.122 4
	0.105 5
	0.121 9
	0.217 9
	0.125 3
	0.123 1
	0.173 6
	0.101 0
	0.179 8

	S13
	0.021 6
	0.029 3
	0.080 0
	0.142 2
	0.078 7
	0.058 2
	0.066 7
	0.149 2
	0.068 5
	0.063 3
	0.111 8
	0.137 0
	0.066 6


（3）各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计算。对综合影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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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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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
	因素
Factor
	行和
Row sum
	列和
Column sum
	中心度
Centrality degree
	原因度
Causal degree

	S1
	2.052 8
	0.435 5
	2.488 3
	1.617 3

	S2
	2.018 4
	0.506 8
	2.525 2
	1.511 6

	S3
	0.957 8
	1.033 7
	1.991 5
	-0.075 8

	S4
	1.336 2
	1.895 2
	3.231 4
	-0.559 0

	S5
	1.080 1
	1.151 1
	2.231 2
	-0.070 9

	S6
	1.005 3
	0.966 4
	1.971 7
	0.038 9

	S7
	1.017 7
	1.141 3
	2.159 0
	-0.123 6

	S8
	1.047 4
	2.169 2
	3.216 5
	-1.121 8

	S9
	0.939 7
	1.036 4
	1.976 1
	-0.096 8

	S10
	1.020 8
	0.955 1
	1.975 8
	0.065 7

	S11
	1.092 6
	1.651 1
	2.743 7
	-0.558 5

	S12
	1.707 9
	1.672 9
	3.380 8
	0.035 0

	S13
	1.072 9
	1.735 1
	2.808 1
	-0.662 2


3.2  障碍因子相互关系解析
测算结果显示，
[image: image39.wm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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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image40.wm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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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image41.wm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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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image42.wmf]10

S

和
[image: image43.wmf]12

S

属于原因因素。资源产业政策不完善（
[image: image44.wmf]1

S

）和法规制度不健全（
[image: image45.wmf]2

S

）分别具有第一和第二的影响度，但其被影响度在13项障碍因子中相对较低，这说明资源产业政策不完善和法规制度不健全能强烈地影响其他因子，但自身却很难受到其他因子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与之相反的是，社会责任意识淡漠（
[image: image46.wmf]12

S

）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均比较大，说明该因子不但能强烈地影响其他因子，同时又被其他因子强烈影响，与其他因素的关系比较紧密。绿色产品市场无序化（
[image: image47.wmf]6

S

）和核心技术缺乏创新（
[image: image48.wmf]10

S

）这2项因子在13项障碍因子中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均比较低，说明这2项因子与其他因子的关系相对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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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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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image51.wmf]5

S

、
[image: image52.wmf]7

S

、
[image: image53.wmf]8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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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image: image55.wmf]11

S

和
[image: image56.wmf]13

S

属于结果因子。其中，投资风险难以确定（
[image: image57.wmf]4

S

）、创新基础薄弱（
[image: image58.wmf]8

S

）、技术创新支撑不足（
[image: image59.wmf]11

S

）和环保首创精神懈怠（
[image: image60.wmf]13

S

）的被影响度比较大，说明这4项障碍因子表现出强烈的被动性，容易受到其他因子的影响。而激励机制尚未建立（
[image: image61.wmf]3

S

）、创新引进渠道不畅（
[image: image62.wmf]5

S

）、资源匮乏（
[image: image63.wmf]7

S

）和局部低效率（
[image: image64.wmf]9

S

）这4项因子的被影响度差别不是很大，而且这4项因子的影响度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说明这4项因子与其他因子的联系相对较弱。
3.3  关键障碍因子的甄别

从影响度来看，资源产业政策不完善（
[image: image65.wmf]1

S

）和法规制度不健全（
[image: image66.wmf]2

S

）分别具有第一和第二的影响度（2.052 8；2.018 4），是影响其他11项因子最大的因子，因此可以确认为是关键障碍因子；从中心度来看，社会责任意识淡漠（
[image: image67.wmf]12

S

）具有最高的中心度（3.380 8），其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分别为1.707 9和1.672 9，在13个因子中分别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与系统中的其他因素关系密切，在系统中发挥的作用最大，显然是关键因素之一；而从原因度来看，投资风险难以确定（
[image: image68.wmf]4

S

）和创新基础薄弱（
[image: image69.wmf]8

S

）最小的原因度，分别为-0.559 0、-1.121 8，且两者中心度高，因此，可以认为是关键障碍因子。
而对于其它的8项因子，经过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的综合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因子在系统中的作用相对较小，因此，可以认为资源产业政策不完善（
[image: image70.wmf]1

S

）、法规制度不健全（
[image: image71.wmf]2

S

）、投资风险难以确定（
[image: image72.wmf]4

S

）、创新基础薄弱（
[image: image73.wmf]8

S

）和社会责任意识淡漠（
[image: image74.wmf]12

S

）是阻碍中国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因子。
4  关键障碍因子的障碍度及其群体差异分析

基于系统性分析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相互关联的的基础上，利用阻碍度模型进一步厘清不同性质企业群体绿色创新关键障碍因子障碍度的差异，有利于消除不同企业群体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提升中国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4.1  障碍度模型
在障碍度模型中，因子贡献度（
[image: image75.wmf]j

U

）为单因素对总目标的权重（
[image: image76.wmf]j

w

）；指标偏离度（
[image: image77.wmf]j

I

）为单项指标与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目标之间的差距，即单项指标标准化值与100%之差[22-23]。障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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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分类指标和单项指标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的障碍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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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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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采用极值标准化法求得[24]。

4.2  关键障碍因子的障碍度及其群体差异分析

将实地调研所获取的样本按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不同性质的企业群体进行分类，对数据进行整理并分别利用障碍度模型进行计算，结果如表5。
表5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绿色创新关键障碍因子障碍度
	
	关键障碍因子

	
	资源产业政策不完善（
[image: image82.wmf]1

S

）
	法规制度

 不健全（
[image: image83.wmf]2

S

）
	投资风险难以确定（
[image: image84.wmf]4

S

）
	创新基础

  薄弱（
[image: image85.wmf]8

S

）
	社会责任意识淡漠（
[image: image86.wmf]12

S

）

	障碍度
	国有企业
	9.32
	8.56
	7.67
	7.86
	7.28

	
	排序
	1
	2
	4
	3
	5

	
	民营企业
	9.46
	9.12
	8.24
	7.92
	8.06

	
	排序
	1
	2
	3
	5
	4


比较发现，不同性质企业群体绿色创新关键障碍因子障碍度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对于各项绿色创新关键障碍因子的障碍度更高，意味着在现实情境下，民营企业在实施绿色创新时需要突破更大的障碍。
第二，在障碍度的排序上，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均将障碍因子资源产业政策不完善（
[image: image87.wmf]1

S

）、法规制度不健全（
[image: image88.wmf]2

S

）排列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呈现一致性。这是因为：在现阶段，中国的资源产业政策和相关法规制度确实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而对于障碍因子投资风险难以确定（
[image: image89.wmf]4

S

）、创新基础薄弱（
[image: image90.wmf]8

S

）、社会责任意识淡漠（
[image: image91.wmf]12

S

）障碍度的排序则因企业性质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这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下，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资源型企业承担主要的社会责任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优先享有国家政策扶植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资风险，创新基础则成为国有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的决策依据。在此情形下，国有资源型企业对于创新基础薄弱（
[image: image92.wmf]8

S

）障碍度的排序较高，排列在第三位，而投资风险难以确定（
[image: image93.wmf]4

S

）、社会责任意识淡漠（
[image: image94.wmf]12

S

）的障碍度则排列在第四位和第五位。但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在缺少国家扶持以及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规避投资风险、逃避社会责任因素阻碍企业绿色创新的程度更高。因此，民营企业对于投资风险难以确定（
[image: image95.wmf]4

S

）、社会责任意识淡漠（
[image: image96.wmf]12

S

）障碍度的排序较高，分别排列在第三位和第四位，而创新基础薄弱（
[image: image97.wmf]8

S

）的障碍度则排列在第五位。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障碍因子体系框架，基于系统论视角，采用Fuzzy–Dematel模型探析各障碍因子的相互关联并对关键障碍因子进行甄别，利用障碍度模型揭示关键障碍因子因企业性质不同而导致的障碍度差异。研究发现：

（1）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各障碍因子因相互联结的逻辑关系而构成复杂的系统，系统内部各障碍因子、各子系统之间因相互影响作用而产生协同效应，形成合力阻碍绿色创新发展。其中“资源产业政策不完善、法规制度不健全、投资风险难以确定、创新基础薄弱和社会责任意识淡漠”在系统中处于关键位置，是阻碍中国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因子。
（2）绿色协同创新系统的两类重要参与主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被赋予明显不同的功能和地位，同一阻碍因子对其阻碍度不尽相同。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对于各项绿色创新关键障碍因子的障碍度更高；在障碍度的排序上，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均将障碍因子“资源产业政策不完善、法规制度不健全”排列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呈现一致性；而对于障碍因子“投资风险难以确定、创新基础薄弱、社会责任意识淡漠”障碍度的排序则因企业性质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5.2  政策建议
（1）为了更有效的突破障碍因子系统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的阻碍，政府应积极实施制度、市场、组织、技术、观念“五维”协同框架，构建实施绿色创新发展战略的创新生态系统，并在探寻绿色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路径和措施过程中，对关键障碍因子予以重点关注：完善资源产业政策、健全各项法规制度，使之适应于经济社会发展；建立绿色创新基金，加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降低企业参与绿色创新的风险，解决其后顾之忧；思想重视、投入增加与政策扶持等手段齐头并进，切实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为企业绿色创新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健全企业污染治理奖惩制度，加强监管，并以全国生态文化示范基地宣传为契机，营造绿色发展浓厚氛围，全方位，多手段，逐步培养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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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五维”协同框架的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生态系统

（2）明确各创新主体在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地位及发挥的作用，协调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关系，保障协同创新系统的生态平衡。针对不同性质的资源型企业，制定具有差异性的政策，以推动资源性企业突破障碍因子的制约，促进资源型企业有效的实践绿色创新。尤其是对于民营企业，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力度，严格执行生产许可及行业准入制度，实现积分制，淘汰部分社会责任意识淡漠的企业，另一方面应对民营企业预留绿色创新基金，对典型企业进行奖励，并加强宣传，在行业内形成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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